从风光到“心悸”
——对新疆、兵团红枣产业的分析与思考（上篇）
10月下旬，南疆各地枣园一片红彤彤，三师四十一团一连职工宋华先有些心焦：红枣成熟了，却没见到几个客商的影子。去年宋华先的红枣“通货”每公斤销售价为5元，今年他预计不会涨多少。
一连党支部书记袁理波介绍，连队有红枣树4000余亩、种植户100余户。去年58%的红枣种植户亩均销售收入在2000元左右，而亩均成本超过1500元，42%的种植户收入持平或亏损。
“2011年红枣每公斤卖到30元，后面几年价格被拦腰‘斩’了好几回……”宋华先说。在距离四十一团不远的巴楚县拍斯吾斯塘村，村民赛米·艾海提也在发愁，今年种植成本增加了，每公斤红枣要卖到6元才能保本，他希望今年红枣收入能与支出持平。
这个时候，在几千公里外的“中国枣乡”陕西佳县，枣农亦在愁苦中。7年前，佳县红枣销售红红火火，但从2016年开始出现严重滞销，2017年依然如此。今年，这个县出现了一种“新产品”——“红枣羊”，即用卖不掉的红枣喂羊，羊肉味道鲜美。
资料显示，一方面，2009年至2017年，我国红枣行业规模复合增长率达到12.3%，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受需求、加工、经济等因素影响，近年大量红枣积压，部分区域出现“卖难”现象，红枣主产区新疆尤甚。
红枣之于新疆、兵团，可谓有喜有忧。从“十一五”时期开始，红枣便成为新疆、兵团调优产业结构、壮大南疆区域经济的“主角”。在农业结构调整政策引导和行政推动下，受市场利益驱使，南疆红枣产业发展迅猛。
自治区农业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新疆林果业种植面积达2200余万亩，其中红枣种植面积最大，达到700余万亩；兵团南疆师团红枣种植面积为155万亩，占新疆红枣种植面积的21%、兵团的94%。红枣产业是十年来新疆、兵团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一项重大成果。
枣树长大，产量随之增加。2017年，兵团红枣总产量达到167万吨，产值接近棉花。2014年，淘宝网上发布“双十一”热销零食榜，新疆红枣位列前十，而到2017年则未出现在热销榜单上。这个时候，红枣效益的“拐点”已十分明显。
对此，宋华先早在几年前就感觉到了。自从枣树挂了果，红枣就成为他家的主要收入来源，而这块收入就像一块从水中拿出的海绵，分量由重到轻。
兵团农业局统计数据表明，2006年至2015年，兵团红枣产量年均增长38.4%，但种植户亩收益却在走出一个峰值后呈持续下降趋势。
“2013年，兵团红枣售价达到峰值，然后一路下行，出现‘卖难’现象。按正态分布规律，总体估计2013年高峰期后开始有5%到10%的种植户出现亏损。”新疆农垦科学院林园研究所副所长陈奇凌说。
新疆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红枣种植技术研究员郝庆表示，2012年，新疆林果业进入盛果期，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后，供需失衡造成枣价不稳，开始不断刷新历史新低。
陈奇凌、郝庆均认为，新疆、兵团与全球农产品市场情况相似，经历了从扩张到需求下降的过程。他们分析，同全国红枣产地一样，新疆、兵团红枣将在今后一个时期维持低价水平。
对此，一师农业局副局长张新龙表示认可。他认为，农产品消费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任何地区的超需求增产都会带来价格下跌。新疆、兵团红枣产业正是这一特性的反映。
今年，一师红枣种植面积达67万亩，“卖难”问题同样困扰着这个红枣种植大师。该师副师长苗启华曾一身戎装，手捧红枣，出现在“一亩田”APP开屏页面，通过农产品电商平台向全国采购商推荐红枣。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在一师六团三连，职工李军的枣园挨着张向明的苹果园，面积差不多。今年，张向明卖苹果可赚60多万元，李军的枣园收入则有望由亏转平。李军想把红枣树砍了，又舍不得，连长董娇戍想了个办法，先在枣园套种苹果树，再渐渐把红枣树淘汰掉。今年连队2700亩枣园已有700亩套种苹果树，再过几年，这个连队红枣树将不复存在。
红枣持续低价在今后一个时期成为常态，将影响种植户收入和区域农业经济总量。对此，六团三连已走上转型之路，这是在付出一定代价后的“被动的主动”，这个连队的选择也是新疆、兵团红枣种植区的缩影。人们在思索：红枣产业效益持续走低，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让产业重振雄风？
“非一日之寒”
——对新疆、兵团红枣产业的分析与思考（中篇）
其实，种了多年红枣的三师四十一团职工宋华先很喜欢这种甜蜜的果实：“一树树枣儿压弯枝头，看着就喜欢。好管理，卖起来也不麻烦，到时候就有人收。”
宋华先的话很朴实，但在新疆农垦科学院林园所副所长陈奇凌看来，却隐藏了多个问题，暴露着新疆、兵团红枣产业效益走低的关键因素。
如红枣种植规模大了，是不是产业实力就强了？枣树易“侍弄”，粗放式管理究竟行不行？好卖，就能卖出好价钱？市场低迷，重振红枣产业的信心从何而来？
宋华先喜欢种红枣，这种情愫复杂而普遍，代表了新疆、兵团干部职工群众在有限的资源和严峻的市场环境下调整产业结构、力求增收致富的信心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新疆、兵团出台一系列做强林果业的政策，红枣树很快成为新疆、兵团第一大果树树种，并迅速发展为南疆农业支柱性产业。
量变必然引发质变。随着近十年红枣树种植规模逐年扩大，红枣市场供求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由2012年之前的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产品价格因此回落，各地对红枣产业的担忧也与日俱增，甚至想立刻进行产业调整。这个时候，对红枣产业的再认识显得非常必要。
那么，究竟该如何看新疆、兵团红枣产业的地位与发展方向？红枣产业效益走低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陈奇凌与新疆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红枣种植技术研究员郝庆一致认为，目前来看，新疆、兵团红枣的品质在国内仍是最好的。红枣加工销售领军企业——河南省好想你枣业发展有限公司每年收购的原枣就有70%来自新疆、兵团。
“目前，新疆、兵团红枣产业进入转型发展期。尽管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但就国内市场优质红枣的供求关系和市场价格来看，红枣产业发展还是有很大潜力的。”陈奇凌认为。
而且，近年南疆多数地方的种植户收入主要来自红枣和棉花。就兵团而言，目前，有近30%的红枣园是在土质较差的地块上发展起来的，尽管当前售价低效益低，但这些贫瘠的土地若种植其它作物仍是低产田，还不如种红枣树。
“综合来看，红枣产业仍将是新疆、兵团林果业中的优势产业，其地位短时间内不会改变。”陈奇凌强调，“尤其是兵团红枣产业，应该是国内高端市场的占领者。”
对此，郝庆认为，应坚定信心，以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突破口，加快提升新疆、兵团红枣质量和品牌竞争力，使其真正成为具有特色又能增收的优势产业。
陈奇凌和郝庆认为，红枣产业效益持续下行，“非一日之寒”。
“价格‘天花板’和成本‘地板’不断趋近，是影响红枣产业效益的重要问题。目前，新疆、兵团枣树多为粗放式管理，成本空间大有文章可做。”陈奇凌分析，标准化种植技术推广是扭转红枣种植户收入持平甚至亏损的关键，当前在施肥环节还有较大的成本节约余地，新疆、兵团各地可重点关注。
红枣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突出。新疆、兵团红枣产业集约化程度较低，采后处理、加工、贮藏技术缺失；红枣虽产地不一，但产品无本质区别，在内地消费者看来，仿佛都是一样的，无法区分生产者，形不成消费依赖。
“红枣产品标准化和质量稳定性难以实现，生产者只能以量取胜，以低价作为主要竞争手段。所以低等级枣成为市场主流，也造成枣产品售价下行。”陈奇凌说。
郝庆认为，新疆、兵团红枣品牌建设近年成效明显，但品牌杂，集中度不高，多以初级加工为主，以干制红枣为主营产品的企业占到50%；产加销衔接不畅，销售网络不健全，对国内国际市场开发不够；品牌建设较弱，一些外地红枣假冒新疆、兵团红枣品牌，“浑水摸鱼”导致“水更浑”。
“新疆、兵团红枣产业的薄弱环节之一是营销。”郝庆说，“很多营销人员从农业生产中转移而来，应对市场竞争的能力不足。最突出的表现是找不到消费目标差异和产品营销切入点，市场焦点还停留在需求侧，而不是供给侧。”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重振红枣产业雄风，新疆、兵团各地相关部门、企业、种植户既期待又焦虑，他们明白：问题“破局”的那一天，就是红枣产业由“霜冻期”走向复苏之时。
冰雪消融春可期
——对新疆、兵团红枣产业的分析与思考（下篇）
11月以来，新疆各地红枣园迎来全国数以万计的客商。自治区农业厅统计数字表明，今年红枣丰收，产量增加，总产预计达到800万吨，雄踞我国各省区首位。
19日，且末县阿热勒镇红枣种植户曾祥浩“双喜临门”，他不仅获得县“好枣园”管理评比一等奖，而且红枣“一反常态”卖上了好价钱。
“去年我家红枣每公斤才卖6.1元，今年卖到15元，45亩地收入20万元！”从亏损、持平到大幅盈利，突然到来的幸福让曾祥浩有些眩晕。
而这一天，在中国现代农业信息门户网——吾谷网上显示，且末县新枣统货预计收购价为每公斤8元左右，与2017年相比涨幅不大。
同在且末县，曾祥浩的红枣为啥售价翻倍？原来，且末县瞄准市场需求打造“高端红枣”，6800亩红枣园近日被纳入全国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有机红枣售价比普通红枣高出很多，但供不应求。
“新疆、兵团这个‘大枣园’，盛果期现象将持续十年甚至更久。”对此，新疆林业科学院经济林研究所所长史彦江说，“进行全新市场定位和全产业链科技攻关、市场营销，完全可以改变红枣产业效益持续低迷现状。”
“新疆、兵团红枣虽总量稳居全国第一，但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优化发展、获取利润还有很大空间。”兵团农业局副局长孙洪波认为，从市场、资源、组织优势等多方面看，兵团应是红枣高端市场中有力竞争者。
历经10年扩张发展，当前新疆、兵团红枣产业已进入内涵式增长阶段。从规模化扩张阶段一路走来，有收入丰盈的惊喜、价格急跌的心碎，更有市场规律的警示、重振雄风的思索。
史彦江、孙洪波一致认为，新疆、兵团红枣产业效益持续低迷，是差异化供给、科技管理、精深加工、创新开发等不到位及互联网时代营销手段落后等问题的叠加，应尽快制定新形势下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并强力实施，让红枣产业重新“红”起来。
“红枣产业发展的挑战，不仅来自现实困难和问题，更在于不能再用原有发展思路和方式来应对新局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质量与效益是今后发展的主线。”史彦江说。
“质量是‘种’出来的。”孙洪波认为，质量是解决红枣“卖难”问题的核心，新疆、兵团一些地区红枣标准化种植技术缺乏，造成“精品不够多，成本降不了，效益上不去”。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密植红枣园优质高产理论研究不够，不能对种植模式提供支撑；二是种植机械化问题未彻底解决，无法与种植模式相衔接。
“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统一和推广红枣产业绿色、先进种植模式，开展适合不同地区气候特性的优质栽培技术、高效水肥利用、病虫害防治、机械化生产等新技术，实现红枣产业由量到质的根本转变。”孙洪波说。今年一师对百亩红枣种植示范园进行相关探索，不仅亩均成本降低了40%，红枣品质还大幅提高。
在加工方面，史彦江分析，新疆、兵团缺少龙头企业，也缺少大型红枣供应商，如兵团红枣加工量仅占总产量的30%；红枣市场品牌标识度差且混乱，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
“当前枣夹核桃、枣片等产品，市场就很认可，但红枣深加工仍乏新品。”史彦江建议新疆、兵团多方支持龙头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整合红枣市场，进行全产业链运作，走精品路线。
市场营销是新疆、兵团红枣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如何深刻理解市场和消费者，丰富营销方式，优化品牌战略，完善供应链，是很紧急的一项课题。
“品牌溢价虽处产业链末端，但却是利润最高环节。在区域性批发市场，新疆、兵团红枣品牌有一定影响力，但在商超中这一优势并不明显。”史彦江认为，应在稳固批发渠道龙头地位的同时，主攻商超，加强品牌宣传，培育销售队伍，并不断拓宽电商等新兴渠道。
如果用一句话来浓缩以上举措的话，可以用“根据‘需求端’调优‘供给端’”来总结。眼下，三师四十六团职工李元元已享受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红利。今年李元元管理的30亩红枣园单产虽只有400公斤，但他很满足：“有机红枣低产不低效！”
像李元元一样，四十六团、四十八团等3000余户红枣种植户已与三师叶河源果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订单，在标准化种植和灵活的市场营销模式中广泛受益。“一些地方的红枣产业发展正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整体收益明显提高。”三师农业局副局长秦德江说。
放眼全国，新疆、兵团红枣肯定不是农产品滞销的最后一个案例。在国内，不少农产品“卖难”现象还在轮番上演，经验路径也在痛楚中渐渐清晰，那就是：让农产品走出滞销困局，真正的治本行为应是坚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向“需求端”，永远拿出“供给端”的好产品。
